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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销 （报告 文 学 ）
雒新 岭

我看见 他的 时候 ，
他正 蹲在水池边 ，就着
水龙头喝 凉水啃干 馍 。
他咕得儿咕得 儿喝 着 ，
象是 渴 极 了，馍 也 很
干，他啃一 口 ，在嘴 里咀 嚼 半 天 ，才 伸 伸 脖子咽下
去。我 本 来 不 会 和他说话，因 为 他这人 长得太平
常了 ，中 等个 子，黑 黑 的脸，穿一件军 装 上衣 ，
黑的 良裤子，极一般的打扮。我是见他喝够 了 ，
吃足 了 ，朝一棵大树下走去 ，那棵大树下依着一
个象是 氧气瓶的足有一人高的钢 筒 。上边写 着 ：
泾阳 县 乙炔气厂，正是这 几个字吸引 了我 ，我 走
过去 问：“喂，乡 党，你是 从泾阳 来的 ？”

“ 嗯。”他答 道 ，头并 不抬起，靠
墙坐 着 ，眼睛 牢牢地闭 着 ，象是 很 疲乏 。

“ 我 也是 泾阳来的 ，来联系加工 几
件活。”

他睁开眼 ，瞅 了瞅 我 ，很 累 的 样
子，“你 在 泾阳 哪个 单位？”

我对 他 说 了 。
他又 瞅瞅 我 ，说 “咱 真是 乡 党 ，我 是 来推销

产品 的。”他慢 吞吞地 从 上 衣 口 袋 里掏 出一张名
片递 给我 ，我 接过一看 ，上写 ：泾 阳 乙炔气厂厂
长赵科 社。

我有点惊讶，问：“乙 炔气不就是 电石泡在
水里 产生 的那 种气体吗 ？你推销 电 石，还是推销
乙炔气？”

“ 你 说 用 那种 方 法 产生 的 乙 炔 气，已 经 过

时了 ，现在正时兴这种
——”他指 指身 旁的钢
瓶儿，“我就是来推销 这
种产 品的 ，可 习 惯 势力
顽固得很 ，人家不相信 ，

这次来 了，是准 备免费送给他们用 的，只 要求把
钢瓶儿退还我们。这是 我们 镇长 想的 办法。他说
旧社会上海一个美 国无赖 就是用 白 送煤油灯的方
法推销煤 油的 。用 户 把煤油点完 了 舍不得扔煤油
灯，就又买煤油 灌 上 ，他后 来 因此发 了大 财。我们
不能 白 送钢 瓶儿 ，那价值太高 ，可 以 白 送给气，只
好这样 了 ，产品 要 打 开 销 路，尤其是一种新产
品，不来 真的人家会信 ？你们 国营企 业可 不行 ，

白给咋 上帐 呀？再说能 象我这样喝凉水
啃干 馍地干吗 ？咱这 可 不 能 马 虎 ，咱
是集体企业，老婆娃的 吃饭穿 衣都在这
上头了，要豁 出命地干哪！”

他忽然侧 耳听 了 听说：“打铃哩 ，
上班 了 ，办 事 去！”他 站 起 来 拍 拍
屁股上的土 ，蹒跚着脚 步 向 办公楼走 去 。

我办完事，从楼下经过 的 时候 ，见他正在一
间办公室 里和那 里的人高声 说 着什么 ，不停地给
人们 散着烟……。他看见我忙跑出 来说：“你事
办完了 ，我 的事也妥了 ，我表演给 他们 看，他们
领导 说只 要确 实有那么 多 优点，钱还是 给的 ，就
冲你 这精 神……这下我们 成功 了……”

他脸上喜滋滋的眼 睛充满 血丝 ，嘴角 还沾着
几粒 馍渣 儿……

生

命

圈（
小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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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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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声 强 劲而稚嫩的
啼哭 ！

风，吹得小城朦朦
的，原本很近的 山 峦 渐
渐淡到全然 隐去，一个
个飞旋的风圈 ，裹起地
上的残雪，又抛洒下 来

“ 就叫 他萌萌 吧 ，
寒冬 已经过去，万物 萌
发……”

“ 春天在哪儿呀？”
妻子那张刚 刚 作 过 剖
腹产手术而 显得惨 白 的
脸，使我忆起她年轻而
错遭 囚 禁的 历 史 ，我不

能责 备她只是 追忆过去。我不是 也不
曾忘记么 ？

“ 还是 叫 他 中 中 ！做 人低了 受 人
欺；高了 ，要遇祸……”哥哥说 。

“ 什么狗屁 ‘中 中 ’！”父亲 瞪
了哥哥一眼，“叫 他轿轿 ！将来 ，让
他出 门 不 坐轿子，也坐轿车 ，咱们家
的门 楼得靠 他撑着！”

父亲没有半点开玩笑的 样 子 。

人们都说 ，给小 孩取名 ，是做
父亲 的天职。然 而，我 却不能 ！

我只有叠好 尿布，给我的 儿子
换上，可是随着父 亲一声 意外的 吆
喝，我的这点小小的权力 也荡 然 无
存了——“你 咋跪 着换，毛头 儿能
受得了 吗？”

儿子 “哇哇”地哭 了 。
一个可 怕的光 圈 ，在渐 渐 地 ，

悄悄 收 缩。我伸 出张开 的 双 手 扑
打，却 什么也不 见。

我忧虑起来：儿呀，你 该 怎样
去长 大 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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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来 了

象小 溪 撞 击
横亘 的 山 岗
扬一 路 晶 莹 的 花 浪
洒一 串 清 脆 的 音 响
于是 ，一 支 生 命 的 歌
便在 奔 流 中 奏 响
一个 欢 乐 的 精 灵

便在撞 击 中
为人 类 而 神 采 飞 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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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宝
琴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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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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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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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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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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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大
房
里
来
到

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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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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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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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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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一

层
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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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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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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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
了，

走
路
都
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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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。

你
来
了，

全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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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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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
来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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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站

在
院
子
里，

秋
风
给
院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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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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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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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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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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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原
本
是
一
匹
好
马，

你
的
父
亲
当
年
是
有
名

的
战
马，

战
果
累
累。

父
亲
死
了，

母
亲
却
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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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
还
能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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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给
了
队
长
家。

第
二
年
春
天，

你
变
成
一
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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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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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大
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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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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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经
能
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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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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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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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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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
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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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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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脖
子
说：
“
这
马

真
是
咱
家
的
忠
臣！
”
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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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来
没
发
现，

你
竟

然
跑
得
那
样
快，

你
的
身
体
几
乎
在
与
地
面
平
行，

象
一
片
枣
红
色
的
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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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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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
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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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
才
才
看
见

过
一
样，

当
家
人
找
到
你
的
时
候，

你
已
经
从
村
外

那
条
沟
里
跳
了
下
去，

死
了。

家
人
免
不
了
感
叹
唏
嘘。

母
亲
说：

马
是
有
灵

性
的
东
西，

看
见
跟
自
己
的
母
亲
交
配，

气
疯
了
！

马，

也
会
疯
么
？

人生终点
——从火葬 场 开始 的采 访

刘业 勇　李 忠效

编者按　今 年 《十
月》杂 志 第 五期 刊 登 的
刘业 勇 、李 忠 效 同 志 的

报告 文 学 《人 生 终 点 》向
我们提 出 了 一 个 似乎 是
可怕 但 又 很严 肃 的 主题
——死 亡。

死，是每一 个 人 都
必不 可 免 的 最 终 归 宿 ；
死，也 是每一 个 人 都 必
须认真 考 虑 和 对 待 的 问 题。老 一 辈 革 命 家 是如 何
对待 死亡 的 ？年轻 的 殡 葬 工人是如何 对 待 死 者
的？我 们 都 可 以 从这 篇 文章 中 找 到 答 案——与 其
愚蠢 而 软 弱 地视死 亡 为 恐 怖 ，倒不如冷 静 而 乐 观
地视死如 归 。

从即 日 起，我们 将 从 《人 生 终 点 》中 摘 选 出
部分 章 节 ，以 飨 读 者 。

一，火 葬大趋势

中国 ，每年有600万人 死 去 ！如 何 处 置 他
们的 躯体？

改革 ，一个无法回 避的 题 目 ！
中国潮涌 来的 时候，有一朵黑色的浪花 ！

一九五六年四 月 二十七 日 。北京 。中南海
怀仁堂。中央工作会议在这 里举行。

会间 休息 。秘书 把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了
毛泽东主席手 中。折子上是用 毛笔书写的 端
庄清秀的 正楷字。毛泽东微笑 着展开折子 ，
深深 地吸了一 口 气，用 他那很浓的 湖南 口 音
说：“书 法不 错嘛！”然后 认真看起来——

倡议 实 行 火 葬
人们 由 生 到 死 ，这 是 自 然 规律 。

人死 以 后 ，应 当 给 以 妥善 安置，并
且采 取适 当 的 形 式 进行 悼 念，寄 托
哀思 ，这 是人 之 常 情。我 国 历 史上
和世 界各 民 族 中 有 各 种 安置 死者 的
办法 ，其 中 主 要 的 办 法 是 土 葬 和 火
葬，而 土 葬 沿 用 最 广 。但 是 土 葬 占
用耕地 ，浪 费 木 材 ；加 以 我 国 历 代封
建统 治 阶 级把厚 葬 久 丧 定 作 礼法，
常使 许 多 家 庭 因 为 安 置 死者 而 陷 于
破产 的 境地。实 行 火 葬 ，不 占 用 耕

地，不 需 要棺
木，可 以 节 省

装殓 和埋 葬 的
费用 ，也 无 碍
于对 死 者 的 纪

念，这 种 办 法
虽然 在 中 国 古
代和现 代 还 只
有一 些 人 采

用，但 是 ，应

当承 认 ，这 是 安 置 死 者 的 一 种 最 合 理 的
办法 ，而 且 在 有 些 国 家 已 经 普 遍 实 行 。
因此，我 们 倡 议 ，在 少 数 人 中 ，首 先 是 在
国家 机 关 的 领 导 工 作 人 员 中 ，根据 自 己
的意 愿 ，在 自 己 死 了 以 后 实 行 火 葬。我
们建 议 ，国 家 可 以 在 某 些 大 中 城市 和其
它适 当 地方 ，增设 一 些 近 代化 的 火 葬 场 。

我们 认 为 安 葬 死 者 的 办 法 应 当 尊 重
人们 的 自 愿 。在 人 民 中 进行 火 葬 的 办 法 ，
必须 是 逐 步 的 ；必 须 完 全按 照 自 愿 的 原
则，不 要有 任 何 的 勉 强。中 国 的 绝 大 多
数人 有 土 葬 的 习 惯，在 人 们 还 愿 意 实 行
土葬 的 时 候，国 家 是 不 能 加 以 干 涉 的 ；
对于现存 的 坟 墓 以 及 已 经 成 为 历 史 纪 念
物的 古 墓都 应 当 注 意 保护。对 于 有 主 的
普通 坟 基 ，在 需 要 迁移 的 时 候，应 当 得
到家 属 的 同 意 。

凡是 赞 成 火 葬 办 法 的 国 家 机 关 工作
人员 ，请 在 后 面 签 名 。凡 是 签 了 名 的 ，就
是表示 自 己 死 后 一 定 要 实 行 火葬 。后 死
者必 须 保 证 先 死 者 实 现其 火 葬 的 志 愿 。
毛泽东 看 完了 倡 议书 ，连声 说 “好，好。”

这份倡 议书 事先 已经征求过大家的 意见 ，并 且是
自愿签名 的。毛泽东从沙 发上站起来，用 被烟卷
熏得焦黄的手指掐灭了 烟蒂，迈着大步走 到一张
大写字 台前 ，拿起一支三号 狼 毫 ，挥笔写下 了 三个
潇洒的 大字——“毛泽东”，他顿了 顿，把毛笔在
砚台上蘸了 蘸墨 ，又写 上了 当 天的 日 期——“一
九五六年四 月 二十七 日”。毛泽东把 毛笔重重 地一
放，对围在身 旁的人笑着说 ，“你们 谁 来呀？”彭德
怀、周 恩 来、康生、刘少奇等人都凑了 上 来，准
备签名 ，这时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德顺手拿起了
毛笔，在毛泽东的 名 字后面签了名。（一 ）


